
第五十四回
统三军广平奏绩

复两京李泌辞归

却说肃宗既宠张良娣，又因良娣在灵武时，产下一儿，取名为，即封兴王，子以
母贵，也得肃宗钟爱，与他子不同，张良娣恃宠生骄，竟欲把两三岁的小儿，作为将来

的储贰，第一着欲陷害广平王，第二着欲陷害建宁王。府司马李辅国，本是飞龙厩中的

唐肃宗宠爱张良娣

阉奴，以狡猾得幸，及见良娣专宠，

复曲意奉承，讨好良娣。良娣正好

引为帮手，构陷二王。建宁王，
素性任侠，看不上良娣等人，常私

语李泌道：“先生举掌兵，俾尽臣
子微忱，很是感激。但君侧有一
大害，不可不除。”泌问为谁？说
是张良娣。泌摇首道：“此非人子所

宜言，愿王忍耐为是。”不以为
然，有时入见肃宗，必劝肃宗勿信

内言，并请速立太子。肃宗听过了

好几次，乃乘李泌入见，便垂问道：

“广平为元帅逾年，今欲命建宁专

征，又未免名分相等，朕欲即立广

平为太子，卿意以为何如！”泌答

道：“军事倥偬，应即区处，若陛下

家事，总须禀命上皇。否则陛下即

位的苦心，何从分说呢？”肃宗道：

“卿言亦是，容朕三思后行，”泌退

回元帅府中，转告广平王，即
入谒。凑便陈请道：“陛下尚未奉晨

昏，臣何敢入当储贰？”肃宗慰谕数

语，乃将建储事暂行搁起。

至禄山已死，肃宗以首逆既殄，大乱可平，索性把建宁专征的问题，也搁着不提。

有志靖乱，一再进谏，且直陈道：“陛下若听信妇寺，恐两京无从收复，上皇无从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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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了。”看官！休想这数句言论，叫肃宗如何忍受得住？还有张良娣、李辅国二人，得

闻此言，怎能不恨到极点，互肆毒谋？当下由良娣先入，辅国继进，一倡一和，只说
时有怨言，常恨不得为元帅，谋害广平。此时的肃宗，正将叱退，余怒未息，怎禁得
火上添油？凭着一腔怒气，立下手谕，把赐死。是个傲气的人，要死就死，竟仰药
自尽。至李泌得知此事，意欲入谏，已是无及，可惜一个贤王，死得不明不白，含冤地

下。广平王，怀了兔死狐悲的观念，密与李泌商量，欲去辅国及良娣，泌劝阻道：
“王不惩建宁的覆辙么？能尽孝道，自足致福。良娣妇人，不足深虑，但教委曲承顺，

包管前途无碍了。”闻言乃止。
只肃宗信谗杀子，尚未觉悟，忽由太原递到贼警，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太行，

高秀岩自大同，牛廷自范阳，共引贼十万名，入寇太原，肃宗才惊讶道：“我道禄山
已死，可无后患，哪知贼势越发猖獗哩。”说罢，急召泌入议。泌奏道：“太原有李光

弼，才足拒贼，请陛下勿忧！但陛下宜速幸凤翔，示意进取，方能振作士气，驯致中

兴。”肃宗点首道：“朕当择日起程了。”言未已，又接睢阳警报，伪河南节度使尹子奇，

受安庆绪命，率妫檀二州贼兵，及同罗奚众，共十三万人，进逼睢阳，肃宗又惊慌起

来，泌又道：“睢阳太守许远，忠义过人，当能死守。且张巡方移守宁陵，巡远亲如兄

弟，宁陵睢阳，相隔不远，互相援应，谅可支持，俟郭子仪收复河东，再去援他未迟。”

肃宗道：“两处无虞，朕即当往幸凤翔，劳卿整顿军装，待朕下令启行。”泌乃退出。越

数日，报称军装已备，请即启跸，肃宗逐日延宕，专候两路消息，藉决行止。

已而太原驰入捷书，李光弼用诈降计，令贼缓攻，暗中掘地道至贼营，出贼不意，

内外攻击，俘斩万余人，思明退去，余贼可无虑了。肃宗方决幸凤翔，启行诏下，又接

睢阳捷报，张巡自宁陵援睢阳，与许远合兵，共得六千八百人，远守巡战，连擒贼将六

十余，杀贼二万，贼将尹子奇夜遁，睢阳已解围了。肃宗大喜，遂启驾至凤翔。陇右河

西、西城、安西各兵士，依次来会。江淮租赋，也陆续解到。原来永王叛乱后，经广
陵太守李成式，招降叛将季广琛，叛党解散。永王溃走鄱阳，为江西采访使皇甫擒
住，诛死了事。江淮复安，运道无阻。

李泌遂请如前策，北攻范阳。肃宗道：“大兵已集，正应捣贼腹心，卿反欲迂道西

北，往攻范阳，岂非忽近图远么？”泌答道：“现时所集各兵，统是西北戍卒，及诸胡部

落，性多耐寒畏暑，若用他锐气，克复两京，原是易事。但贼率余众，遁归巢穴，关东

地热，春气已深，各军必困倦思归。贼却得休兵秣马，静俟各军去后，再行南来，岂不

可虑？所以臣请先行北伐，用兵寒乡，扫除贼穴，永绝祸根。贼进退失据，一致聚歼，

不但两京可取，天下也从此太平了。”肃宗道：“朕非不从卿计，惟朕定省久虚，急欲先

复西京，迎还上皇，聊申子道，不能再待北伐，幸卿原谅！”泌乃趋出。

适郭子仪遣使奏捷，逐去贼将崔乾祐，平定河东。肃宗遂进子仪为司空，兼天下兵

马副元帅，出攻西京。子仪即遣子郭旰，及兵马使李韶光，大将军王祚济河，进破潼关

贼兵，斩首五百级。正拟乘胜入关，忽由安庆绪遣到援兵数万，截击郭旰。旰与战大

败，死亡万余人。李韶光、王祚先后战死，蕃将仆固怀恩，保旰渡渭，退守河东。天下

不如意事，重迭而来，节度使王思礼，调镇关内，贼将安守忠等入寇，思礼遣将出战，

为贼所败，退保扶风。守忠追蹑至太和关，去凤翔仅五十里，凤翔大骇，飞诏郭子仪入

中

国

全

史

�

唐
代
历
史
演
义
全
书

猿园苑



援。子仪星夜奔赴，中途遇着贼将李归仁，奋力杀退，至西渭桥，与王思礼合军，进屯

西。贼将安守忠、李归仁，也联兵驻清渠，彼此相隔里许，相持七日。子仪等持重不
战，守忠想了一个诱敌计，假意退兵，那时子仪亦堕贼计中，督兵追击，约行数里，才

见贼骑倚山背水，摆成一字长蛇阵。子仪令攻贼中坚，不意贼兵首尾，分作两翼，夹击

官军，官军不能相顾，四散奔逃。子仪亟率仆固怀恩等，继住后路，让败军先走，自己

随战随退，还保武功。随即单身诣阙，乞请自贬，乃降为左仆射。

是时山南东道节度使鲁炅，困守南阳，屡为贼将田承嗣等所围，粮尽援绝，突围走

襄阳。河东节度副使，兼上党长史程千里，出击贼将蔡希德，马踬被擒。灵昌太守许叔

冀，为贼困住，拔众走彭城，睢阳数次却贼，数次受围，贼将尹子奇誓破此城，城中兵

少食尽，势亦垂危。肃宗屡闻败警，焦灼的了不得，且因贼兵逼近，无暇他顾，只好委

任郭子仪，决计再攻西京，当下大飨将士，一一慰勉。且特语子仪道：“功成与否，在

此一举，愿卿竭忠尽智，无负朕望。”子仪道：“此行不捷，臣必捐生。但有两大要事，

请陛下施行。”肃宗问是何事？子仪一一说出，一是请元帅广平王，亲自督师，一是
请征兵回纥，同往击贼。肃宗准如所请，遂令广平王调集朔方西域等军，大幸出征，一

面驰使回纥，乞即发兵入援。

回纥怀仁可汗子磨延啜，嗣父登位，号葛勒可汗，有意和唐，立遣太子叶护等，率

精兵四千余人，驰至凤翔。当由肃宗引见，厚礼款待。且令广平王，与叶护相见，约
为兄弟。叶护大喜，称为兄，于是共得兵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出指长安。到了城
西香积寺旁，连营为阵。李嗣业统前军，王思礼统后军，郭子仪统中军，长安贼亦倾寨

出城，共约十万人，与官军南北对垒。贼将李归仁拨马舞刀，出来挑战。前军各奋力接

仗，战不多时，那归仁故态复萌，佯作败退状，驰回本阵。官军乘胜追上，直薄贼垒，

谁料归仁翻身出来，把刀一麾，贼阵中有名悍卒，统持着大刀阔斧，恶狠狠的截杀官

军。官军猝为所乘，自相惊乱。李嗣业在后督战，见部下逐浙溃退，不禁大愤道：“今

日不委身饵贼，我军尚有生望么？”说着，即将铁甲卸去，持了一柄纯钢铸的长刀，纵

马向前，大呼奋击，刀光过处，贼头纷纷落地。归仁舞刀来迎，嗣业刀长手快，乱劈过

去，喝一声着，已将归仁头盔劈落。归仁披发逃回，贼亦随却。嗣业再接再厉，身先士

卒，杀入贼阵。回纥叶护，也率众随上，趁势捣贼，贼众遂乱。郭子仪知贼多诈，令仆

固怀恩带领锐卒，防护辎重，果然贼后军抄至官军阵后，前来掩袭。怀恩驱军杀出，一

阵横扫，好似风卷残云，立将贼兵驱尽，子仪、思礼两军，一齐出击，那嗣业带着前

军，与回纥健卒，已洞穿贼垒，从前面杀到后面，会集全师，再行夹攻。自午至酉，斩

首六万级，安守忠、李归仁等，到此也不能再战，弃甲曳兵，逃回城中。入夜尚嚣声不

止。广平王，见全师大胜，鸣金收军。仆固怀恩叩马进言道：“贼今夜必弃城出走，
请元帅下令穷追。”摇首道：“军力已疲，不宜轻进。”怀恩又道：“战尚神速，可进即
进，大帅如虑各军劳苦，怀恩愿率三百骑，追缚贼首，归献麾下。”复道：“将军战了
一日，也未免吃力，且回营休息，明日再议！”怀恩不便再争，怏怏而退。

各军俱归宿营中，到了次日，正升帐发令，已有侦骑来报，贼将安守忠、李归
仁，与张通儒、田乾真等，均已弃城遁去。乃整军入城，百姓扶老携幼，争来迎接，
夹道欢呼，喜极而泣。至入城安民，回纥叶护，向请求，欲如前约。原来肃宗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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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护时，曾与面约，谓克复西京，土地人民归唐，金帛子女归回纥。叶护见京城已复，

当然如约要求，无法推辞，只好向叶护下拜道：“今始得京师，若遽行俘掠，东京必
望风生怖，为贼固守，不可复取了。愿至东京后，始遵前约。”叶护下马答拜道：“当为

殿下径往东京。”言已，复上马出城，驻营待命。留京抚阅三日，军民胡羌，罗拜道
旁，相率叹美道：“广平王真华夷共主呢。”

捷报到了凤翔，肃宗大喜，百官入贺，即日遣中使啖庭瑶入蜀，奏白上皇，表请东

归。一面命左仆射裴冕入西京，祭告郊庙，宣慰百姓。且调嗣虢王因留守西京，令广平

王东出平洛，惟行军长史李泌，召还行在，不必东行。泌驰还凤翔，入谒肃宗，肃宗
慰劳数语，即接说道：“朕已表请上皇东归，朕当退居东宫，仍循子职。”泌忙答道：

“上皇未必东来了。”肃宗惊问何因？泌答道：“陛下正位改元，已经二载，今忽奉此表，

转使上皇心疑，怎肯即归？”肃宗爽然道：“朕知误了，今且奈何？”泌从容道：“陛下放

心，臣当另草大臣贺表，请上皇东归便了。”肃宗即命左右取过纸笔，嘱泌草表。泌不

假思索，一挥即就，捧呈肃宗过目。肃宗瞧着，系是群臣署名，略说：“自马嵬请留，

灵武劝进，及今收复京师，皇上无日不思定省，请上皇即日回銮，以就孝养”云云。结

末数语，尤说得情词迫切，悱恻动人。肃宗不觉泣下，立命中使奉表入蜀，且留泌宴

饮，同榻寝宿。泌乘间乞归道：“臣已略报圣恩，今请许作闲人。”肃宗道：“朕与先生

同忧，应与先生同乐，奈何思去？”泌答道：“臣有五不可留，愿陛下听臣归去，赐臣余

生。”肃宗问道：“何谓五不可留？”泌答道：“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

深，臣功太高，迹亦太奇，有此五虑，所以不可复留。”肃宗笑道：“夜已深了，先生且

睡，缓日再议。”泌又道：“陛下与臣同榻，臣且尚不得请，况异日在御案前呢。陛下若

不许臣去，便是要杀臣了。”肃宗惊诧道：“先生何疑朕至此？朕非病狂，何至妄杀先

生？”泌凄然道：“陛下不欲杀臣，臣尚得求去，否则臣何敢再言？且臣恐杀身，并非疑

及陛下，就是这五不可呢。臣思陛下待臣甚厚，臣且未得尽言，他日天下既安，臣未必

常邀圣眷，那时还好尽言么？”肃宗道：“朕知道了，先生屡欲北伐，朕不肯从，所以介

意。”泌答道：“非为此事，乃是建宁一事哩。”肃宗道：“建宁过听小人，谋害乃兄，欲

夺储位，朕不得已赐死，先生岂尚未闻么？”泌又道：“建宁若有此心，广平王当必怀

怨，今广平每与臣言，痛弟含冤，一再泪下。且陛下前日，欲用建宁为元帅，臣请改任

广平王，建宁果欲夺嫡，应恨臣切齿，为什么视臣为忠，益加亲善呢？”肃宗听到此语，

也忍不住泪，且泣且语道：“先生言是，朕亦知悔了。但事成既往，朕不愿再闻。”泌又

道：“臣非咎既往，乃欲陛下警戒将来。从前天后错杀太子弘，次子贤内怀忧惧，作

《黄台瓜》词，中有二语云：‘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陛下已经过一摘了，幸勿再

摘！”肃宗愕然道：“朕不至再有此事。先生良言，朕当书绅。”泌又说道：“陛下能时常

留意，何必多存形迹，此事已蒙俞允，臣愿毕了，只请陛下准臣还山。”肃宗道：“且待

东京收复，朕还都再议。”泌乃无言。看官听着！这番密陈，虽是泌明哲保身，但也为

广平王起见，他恐张李再行构难，诬害广平，所以殷勤陈情，启沃主心，这真是苦心调

停，保全不少哩。

转眼间由秋经冬，睢阳急报，似雪片相似。肃宗促邻郡速援，且特饬同平章事张

镐，出任河南节度使，驰援睢阳。幸喜平洛大军，沿途顺手，屡献捷音，华阴弘农，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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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平复，并献入俘囚百余人，肃宗命一律斩首。监察御史李勉入谏道：“今元恶未除，

海内枭桀，多半为贼所胁污。闻陛下龙兴，方思革面洗心，沐浴圣化，若概从骈戮，恐

反驱令从贼，诛不胜诛了。愿陛下三思！”肃宗乃下诏特赦，远近闻风归附。贼将张通

儒等，败奔至陕，安庆绪悉发洛阳兵众，令严庄为统帅，往援通儒，步骑合计十五万，

共拒官军。郭子仪等长驱直进，到了新店，前面正遇着大队贼兵，依山列营，气势颇

盛。子仪颇以为忧，即与回纥叶护商议，令率回纥兵绕出山后，袭击贼背。叶护依计而

行，子仪乃麾兵攻贼，贼仗着锐气，由高趋下，猛扑官军。官军前队多伤，逐步倒退。

蓦闻得山上鼓响，有数十支硬箭，射人贼中。贼众回首惊顾道：“回纥兵到了！”随即骇

走，子仪与回纥叶护，先后夹攻，杀得贼兵东倒西歪，尸骸遍野。严庄、张通儒等，落

荒东走，连陕城也不及顾了。子仪遂请广平王，乘胜入陕城，再命仆固、怀恩等，分
道追贼，如入无人之境。严庄奔入洛阳，狼狈得很，庆绪本视酒如命，每日深居简出，

狂饮不休，一切军务，全靠严庄主持。庄既败还，庆绪当然惊惶，急与庄商议对敌。庄

已垂头丧气，想不出甚么法儿，好多时献上一策，乃是一个“走”字。庆绪依计而行，

遂聚集党羽，夤夜出奔，唐将哥舒翰、程千里等，从前陷入贼中，至此一并杀死，便匆

匆出后苑门，逃向河北去了。

捷书到陕，广平王，率大军驰入东京，回纥兵争先拥进，肆行劫掠，可怜洛阳城
内的百姓，前次已遭贼蹂躏，此番复遇夷掠夺，儿啼女散，家尽财空，骚扰了两昼夜。

回纥兵心尚未足，纵掠如故，郭子仪看不过去，请命广平王，召入父老，募集罗锦万

匹，酬谢回纥，才算休兵。肃宗日夜望捷，既得好音，便拟启跸回京。李泌又固请还

山，肃宗不许。适值啖庭瑶自蜀驰归，呈上上皇手诰，竟欲终老剑南，不愿东归，肃宗

未免忧虑。越数日，赍奉群臣贺表的使臣，亦自成都遣还，报称上皇览表，甚是喜慰，

命食作乐，下诰定行期。肃宗遂召语李泌道：“使我父子重见，全出先生大力，曷胜感

慰！”泌下拜道：“两京收复，上皇归来，臣报德已毕了。但望陛下加恩，赐臣骸骨！”

肃宗尚欲挽留，经泌伏地力请，乃怆然道：“先生请起！朕暂允先生归山。”泌乃起身趋

出，草草整装，便即陛辞。肃宗亲送出城，洒泪而别。一肩行李，两袖清风，飘然南行

去了。到了衡山，地方官已经奉敕为泌筑室山中，并送给三品俸禄，泌乃山居自乐，不

问世事。小子有诗叹道：

范蠡沼吴甘隐去，张良兴汉托仙游。

功成身退斯为智，唐室更逢李邺侯。

李泌去后，肃宗即遣韦见素入蜀，奉迎上皇，一面启跸还都。临行时接得张镐急

报，又未免触动悲怀，究竟为着何事？且至下回说明。

本回事实，最为杂沓，若一一分叙，便如断烂朝报相等，毫无趣味。著书

人以广平出征，及李泌归隐为纲，而此外各事，俱随笔销纳，既不病繁，亦不

嫌略。盖广平出征，两京始得收复，此为最大要件，不得不格外从详。李泌之

出，关系甚大，不特收复两京，出自泌之参赞，即如迎还上皇，保全广平，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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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泌之力乎，外有郭子仪，内有李泌，而肃宗始得中兴。故叙述武事，处处

注重郭子仪，叙述文谟，处处注重李泌。握其要而众具毕张，阅此可以知行文

之法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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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回
与城俱亡双忠死义

从贼堕节六等定刑

却说河南节度使张镐，曾奉敕往援睢阳，因调集各军，不免稍需时日。当时尝飞檄

谯郡太守闾邱晓等，星夜往援，哪知闾邱晓等，均不奉命，坐听睢阳失守，张巡、许

远，先后殉义，及镐率军至睢阳城下，城已被陷三日了。镐召闾邱晓至军，严词诘责，

捶毙杖下，当即遣使飞报凤翔。肃宗未免痛悼，因登程还京，一切赠恤，俟到京后再

议，但遥敕镐查明张许家属，速即奏报。看官欲知张许殉义情事，待小子本末叙明。张

巡南阳人，夙谙武略，登进士第，出为县令。禄山乱起，陷入河南，谯郡太守杨万石降

贼，胁巡为长史，使西迎贼军。巡至真源，率吏哭玄元皇帝庙中，起兵讨逆，得壮士千

人，西诣雍邱。适雍邱令令狐潮出迎贼众，遂入城拒守。令狐潮引贼兵四万，来夺雍

邱，巡孤军出战，杀退贼兵。潮与巡有旧交，屡诱巡降，巡以大义相责，始终不从。潮

连番进攻，城中矢尽，巡缚草为人，被服黑衣，夜缒城下，共计千余。潮因暮夜昏皇，

不便出战。但令射箭，巡将草人扯起，得矢十余万，得复射贼。嗣令壮士缒城出袭，服

饰如草人，贼笑不设备，竟被壮士突入，大破贼寨。潮屡退屡进，巡使郎将雷万春，登

陴守御，贼用飞弩迭射，连中雷颊，共计六箭。雷直立不动，贼疑为木人，哗然噪动，

但听城上大声道：“黠贼，认得我雷将军否？”贼大惊骇，巡乘势杀出，擒贼将十四人，

斩首百余级，潮乃遁去。

既而河南节度使嗣虢王巨，出驻彭城，命巡为先锋使。巡闻宁陵围急，移军往援，

始与睢阳太守许远相见。远系许敬宗曾孙，天性忠厚，晓明吏治。既见巡，恍如旧识，

互叙年齿，乃同年所生，远长数月，巡因呼远为兄，誓相援应。还有城父令姚，亦与
联合，贼将杨朝宗率马步二万，袭击宁陵，巡远合军与战，杀贼万余人，投尸汴水，河

为不流。有诏擢巡为河南节度副使，至德二载，禄山刺死，庆绪遣将尹子奇，带领蕃胡

各骑兵，猛扑睢阳。巡率军援远，血战二十余日，锐气不衰。远以材不及巡，专治军粮

战具，一切攻守事宜，均归巡主张。巡连败子奇，所获车马牛羊，悉分给兵士，秋毫不

入私囊，诏拜巡为御史中丞，远为侍御史，为吏部郎中。子奇三战三北，益兵进攻，
巡不依古法，临危应变，奇出不穷。尝欲射死子奇，苦不能识，乃削蒿为矢，射入贼

营。贼以为城中矢尽，喜白子奇，子奇遂亲自督攻，巡将南霁云，觑定子奇，抽矢搭

弓，射将下去，正中子奇左目。子奇痛不可忍，伏鞍而逃。巡自城中杀出，杀贼无算，

余贼保护子奇，又复遁去。

巡因将士有功，遣使白嗣虢王巨，请给赏物。巨只给空白告身三十纸，还统是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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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职，经巡遗书责巨，巨全然不睬，且命将睢阳积谷，运去三万斛，转给濮阳济阴。远

遣使固争，终不见从，反说远不受节制，静候严参。远拗他不过，只好眼睁睁的由他运

去。济阴得粮即叛，接应子奇，子奇目创已愈，遂征兵远近，得悍贼数万，再攻睢阳。

此次来前报恨，百方攻扑，迭用云梯钩车木驴等物，俱为巡破毁，毫不见效。子奇乃不

敢复攻，但穿壕立栅，困住孤城。城中守兵，本来只数千人，自经子奇迭攻，或死或

伤，减去十成之八，只有六百人尚能防御。更因积粮被巨运去，无食可依，起初每人每

日，给米一勺，后来米已食尽，但食茶纸树皮。不得已遣南霁云等，突围出去，或飞报

行在，或告急邻郡，时许叔冀在谯郡，尚衡在彭城，俱不肯出援。霁云乞师不应，愤投

临淮，御史大夫贺兰进明，正代任河南节度使，在临淮驻着，霁云入见，备述睢阳苦

况，请速济师。进明道：“今日睢阳已不知存亡，兵去何益？”霁云道：“睢阳若陷，霁

南霁云突围

云当以死谢大夫，且睢阳既拔，即及临

淮，唇齿相依，怎得不救？”进明道：“事

从缓商，君远来疲乏，姑且留宴。”霁云

尚望进明出师，忍气待着。少顷，堂上陈

筵，堂下奏乐，进明延霁云入座，霁云不

禁流涕道：“睢阳兵士，不食月余，霁云

何忍独食？食亦何能下咽？大夫坐拥强

兵，不愿分兵救患，忠义何存？愿大夫熟

察！”说至此，竟将指插入口中，忍痛啮

下，呈示进明道：“霁云奉命乞援，不能

代伸主将苦哀，抱歉何似？愿留一指示

信，方可归报。”旁座见霁云忠愤，也为

泣下。进明道：“我亦知君忠勇，但往救

睢阳，势已无及，不如留在我处，徐图立

功。”霁云道：“霁云若忍负张公，便是不

忠不义，大夫留我何益。”言毕，竟酹酒

地上，向各座拱手，抢步下堂，上马径

去。路过佛寺，见浮屠矗立，抽矢射中上

层砖瓦，且指誓道：“我若破贼，必灭贺

兰，这矢就是记恨哩。”还至宁陵，与城

使廉坦，同率步骑三千人，冒围入城。贼

因霁云突围外出，日夜防有援兵，至是悉

众阻截，由霁云拚死冲突，杀开一条血

路，驰入睢阳，回顾手下，已仅得千人。巡见霁云，知进明等俱不肯发兵，也未免惶

急，将吏无不痛哭，且议突围东奔。巡语许远道：“睢阳为江淮保障，若弃城他去，贼

必乘胜南下，是江淮将尽为贼有了。况我众饥羸，未能远走，在城固死，出城亦死。我

想行在虽远，去使谅可达到，将来总有复音，不如坚守待命。”远亦赞成巡议，可奈满

城无粮，嗷嗷待哺，米尽食茶纸，茶纸尽食马，马尽食雀鼠，雀鼠又尽，至煮铠弩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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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巡妾霍氏，情愿杀身饷士，巡听令自刎，烹尸出陈，指语大众道：“诸君累月乏食，

忠愤曾不少衰，我恨不割肉啖众，怎肯顾惜一妾，坐视士饥？”将士等相向泪下，巡强

令食，远亦杀奴僮哺卒，区区数人，不足一饱，以连日饿殍枕藉，所余只四百人，亦
皆饿病不支，巡西向再拜道：“臣力竭了，生不能报陛下，死当为厉鬼杀贼。”贼众见城

守寥寥，即四面登城，陷下城内，巡远及姚南霁云雷万春等，陆续受擒，各被推至子
奇面前。子奇问巡道：“君每战必眦裂齿碎，究为何意？”巡愤然道：“我志吞逆贼，怎

得不裂眦碎齿？”子奇怒道：“你存齿几何？”遂用刀抉视巡齿，只存三四枚，也不觉失

声道：“可敬可敬！君能从我，当共图富贵，”巡骂道：“我为君父而死，死何足恨？尔

等甘心附贼，贼彘不如，宁能长存人世么？”子奇尚欲存巡，用刀置巡项，迫令快降，

巡终不屈。又胁降南霁云，霁云未应。巡呼道：“南八男儿，一死罢了，岂可为贼屈？”

霁云笑道：“我不欲遽死，思有所为，公素知我，我敢不死么？”乃与姚、雷万春等三

张巡像

十六人，同时遇害。许远被解送洛阳，洛阳

已为唐军所破，转送偃师，亦以不屈见杀。

睢阳称为双忠，建祠尸祝，号为双忠庙，至

今尚存。肃宗闻进明等，不肯出援，乃改任

张镐，兼江南节度使，闾邱晓为谯郡太守，

卒以道远不及，且为闾邱晓所误，终致双忠

毕命，徒自流芳，这也是可悲可叹呢。

肃宗自凤翔入西京，百姓欢跃，争呼万

岁。御史中丞崔器，令前时从贼诸官，均免

冠徒跣，至含元殿前，顿首请罪，就是东京

降贼诸官吏，如陈希烈、张均、张、达奚

等，亦均由广平王收送西京，俱至朝堂听
候惩处，肃宗命改系狱中。惟汲郡人甄济，

武功人苏源明，屡经禄山胁迫，始终不受伪

命，有诏特擢济为秘书郎，源明为考功郎

中，兼知制诰，回纥太子叶护，自东京还师，入觐宣政殿，面陈军中马少，愿留兵沙

苑，自归取马，再来助讨范阳，扫清余孽。肃宗大喜，即封他为忠义王，所有回纥部

兵，各赐锦绣缯器，并愿岁给绢二万匹，使就朔方军领受，叶护拜辞而去。已而广平王

、郭子仪皆还西京，肃宗封子仪为代国公，食邑千户，且面加慰谕道：“国家再造，
皆由卿力。”子仪顿首拜谢，诏令再往东都，经略北讨。张镐与鲁灵来嗣吴王祗李嗣
业李奂五节度，出略河东、河南各郡县，大半平定。贼将严庄，料知无成，背了安庆

绪，潜行来降。肃宗命为司农卿。尹子奇为张镐所败，败走陈留，陈留人袭杀子奇，举

城降官军。肃宗很是喜慰，乃修复宗庙，整缮宫殿，专待上皇还都。

至十二月间，上皇已到咸阳，由肃宗备齐法驾，带同百官，往望贤宫迎接上皇。上

皇在宫南楼，开轩俯瞩，肃宗改服紫袍，下马趋进，拜舞楼下。上皇降楼抚慰，父子相

对泣下，因见肃宗服紫，即向索黄袍，亲披肃宗身上。肃宗顿首固辞，上皇道：“天数

人心，已皆归汝，使朕得保养余年，就是汝的孝思了，何必多辞。”肃宗乃受，请上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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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殿，受百官朝贺毕，命尚食进膳，尝而后进。是夕侍宿行宫，翌晨奉上皇启驾，肃宗

亲自执，前行数步，经上皇谕止，方乘马前导，不敢自当驰道。上皇顾左右道：“我
为天子五十年，不足言贵，今为天子父，才算是真贵了。”既至西京，御含元殿慰抚官

民，寻诣长乐殿九庙神主，恸哭多时，乃往幸兴庆宫，就此居住。肃宗再请避位，退居

东宫，上皇不许，出传国玺授与肃宗。肃宗涕泣受宝，始出御丹凤楼，颁诏大赦。惟与

禄山同反，及李林甫、王、杨国忠子孙，不在免例。立广平王为楚王，加郭子仪司
徒，李光弼司空，其余扈驾立功诸臣，俱进阶赐爵有差。追赠死节诸臣，如李、卢
弈、蒋清、张介然、颜杲卿，袁履谦、张巡、许远、姚、南霁云、雷万春等，各依原
官增阶，子孙赐荫。郡县来年租庸，三分减一。近时所改郡名官名，一律复旧。以蜀郡

为南京，凤翔为西京，西京为中京，册封张良娣为淑妃，皇子南阳王系以下，各令迁

封。拜李辅国为殿中监，晋封成国公。时韦、见素、裴冕、房等，均已罢相，改用苗
晋卿为侍中，王屿为中书侍郎，李麟同中书门下三品，内外腾，翕然同声。惟张巡得
追封扬州大都督，许远亦追封荆州大都督。巡子亚夫，远子玫，一并授官。当时颇多异

议，有说巡死守睢阳，杀身无补，有说巡忍残人命，与其食人，宁可全人。巡友李翰，

乃为巡作传，且附表上呈，略云：

巡以寡击众，以弱制强，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师。师至而巡死，巡之功大

矣。而议者或罪巡以食人，愚巡以守死，兽遏恶扬，录瑕弃功，臣窃痛之！巡

所以固守者，得诸军之救，救兵不至而食尽，食既尽而及人，乖其素志。设使

巡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计，捐数百生命以全天下，巨犹曰功过相掩，况非其

素志乎？今巡死大难，不睹休明，惟有令名，是以荣禄。若不时纪录，恐远而

不传，使巡生死不遇，可悲敦甚？臣敬撰《巡传》一卷献上，乞遍列史官，以

昭忠烈而存实迹，则不胜幸甚！

此外尚有张澹、李纾、董南史、张建封、樊晃、朱巨川等，亦皆为巡辩白，群议始

息。既又訾及许远，谓远不与巡同死，有幸生意。巡季子去疾，亦为所惑，后来上书斥

远，谓：“远有异心，使父巡功业隳败，负憾九泉，臣与远不共戴天，请追夺远官以刷

冤耻”等语，亏得尚书省据理申驳，略言：“远后巡死，即目为从贼，他人死在巡前，

独不可目巡为叛么？且贼人屠城，常以生擒守吏为功，远为睢阳守吏，贼不遽杀，便是

为此，有何可疑？彼时去疾尚幼，事未详知，乃有此议，其实两人忠烈，皎若日星，不

得妄评优劣。”议乃得寝。这且搁下不提。

且说御史中丞崔器，既令两京从贼诸官，请罪系狱，又与礼部尚书李岘，兵部侍郎

吕，奉制按问。器与俱主张严办，上言从贼诸臣，皆应处死。独李岘用侍御史李栖
筠为详理判官，拟酌量轻重，分等治罪。三人争议累日，请旨定夺。肃宗从李岘议，乃

定罪名为六等，最重处斩，次赐自尽，次杖一百，次三等流贬。张均、张列在处死条
内。肃宗意欲宥此二人，转奏上皇，拟降敕特赦。上皇道：“均、世受国恩，乃甘心
从贼，且为贼尽力，毁我家事，怎可不诛？”肃宗叩头再拜道：“臣非张说父子，哪有今

日，若不能保全均、，倘他日死而有知，何面目再见张说？”语至此，俯伏流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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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釉陶文官俑

皇命左右扶起肃宗，复与语道：“我看汝面，饶了张
死罪，流戍岭外。张均逆奴，无君无父，定不可赦，

汝不必申请了。”肃宗乃涕泣受命。看官道肃宗何故要

赦此二人？肃宗系杨良媛所出，当杨氏初孕时，正值

太平公主用事，专与玄宗为仇，时张说正官侍读，得

出入东宫，玄宗密语说道：“良媛有孕，恐太平公主闻

知，又要当做一桩话柄，说我内多嬖宠，在父皇前摆

弄是非，不如用药堕胎，免得他来借口。”张说道：

“龙种岂可轻堕？”玄宗道：“欲全一子，转害自身，实

属不值，我意已决，幸为我觅一堕胎药，勿泄勿忘。”

说乃趋出，自思此事实为难得很，堕了胎有损母子，

不堕胎有碍储君，现只好取药二剂，一安胎，一堕胎，

送将进去，由他取用，听凭天数罢了。计划已定，遂

挟药二剂以入，但说统是堕胎药。玄宗接药后，趁那

夜静无人的时候，在密室亲自取煎，给杨氏服了下去，

腹中毫无动静，反安安稳稳的睡了一宵，次日也不见

什么变动，原来所服的是那剂安胎药了。玄宗哪里晓

得，只道是一剂无效，须进二剂，因再照昨夜办法，

仍在夜间密煎，他因连夜辛苦，就隐几假寐，朦胧睡

去，忽见有一金甲神，就药炉前环绕一周，用戈拨倒

药炉，不由的突然惊寤，急起身看时，药炉果已倾翻，

炭火亦已浇灭，益觉惊异不置。次日又密告张说，说

拜贺道：“这便是天神呵护哩！臣原说龙种不宜轻堕，只恐有妨尊命，因特呈进二药，

取决天命，不瞒殿下说，一剂是安胎药，一剂是堕胎药，想前日所服的是安胎药了。昨

夜所煎的是堕胎药，天意不使堕胎，乃遣神明拨倾此药。殿下能顺天而行，不特免祸，

且足获福呢。”玄宗乃止。果然肃宗生后，太平公主以谋逆赐死，玄宗即得受禅，杨良

媛进位贵嫔，复生一女，即宁亲公主，及年已长成，下嫁说子张，这便是肃宗母子，
暗中报德的意思。

肃宗生平所最恨的是李林甫，所最亲的是张说父子，即位后常欲发林甫墓，焚骨扬

灰。还是李泌极谏，谓恐上皇疑及韦妃绝婚，特地修怨，反滋不安，肃宗方才罢议。独

想念均兄弟，常欲拔出贼中，仍令复官，且追痛生母已殁，只遗自己及女弟二人，女
弟宁亲公主，既嫁与张，越应该设法保全，俾得夫妇完聚，可巧玄宗在蜀，已称上
皇，并令百官共议杨贵嫔尊称，得追册为元献皇后。肃宗因上皇顾念生母，势必兼及张

氏一家，所以均拟辟，特向上皇前从宽，偏是上皇不许，但只赦张一人，仍然长
流，那时爱莫能助，只好付诸一叹罢了。后来死流所，宁亲公主竟改嫁裴颍，唐朝家
法，原是不管名节，毋庸细表。单说当时从贼诸官，罪名已定，斩达奚等十八人，赐
陈希烈等七人自尽，张均列入在内。此外或杖或流贬，分别处分，一班寡廉鲜耻的官

吏，至此才知懊悔，但已是无及了。嗣有人从贼中自拔来降，谓安庆绪奔邺郡，尚有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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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故吏随着，初闻陈希烈等遇赦，统自恨失身贼庭，及闻希烈等被诛，乃决计从贼，不

敢归唐。肃宗听说，悔叹不已。后儒以为背主事贼，行同枭獍，不杀何待？有什么可悔

呢？小子有诗叹道：

犬马犹存报主恩，胡为人面反无知？

大廷赏罚应持正，怎得拘拘顾尔私。

肃宗既核定赏罚，再拟调兵讨贼，忽报贼将史思明、高秀岩等，遣使奉表，情愿挈

众投诚，究竟是否真降？容小子下回续叙。

张巡、许远，为唐室一代忠臣，不得不详叙事实，为后世之为人臣者劝。

南霁云、雷万春等，皆忠义士，一经演述援须眉活现，所谓附骥尾而名益显者
欤？张均、张，丧心附逆，死有余辜，此而不诛，何以对死事诸臣于地下
乎？玄宗不许末减，尚知彰善瘅恶之义，而肃宗乃以张说私恩，必欲保全均

，为私废公，殊不足取。况均为唐室叛臣，即不啻为张说逆子，说不忠唐
则已，说而忠唐，即起地下而问之，亦以为必杀无赦。信赏必罚，乃可图功，

为国者可以知所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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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六回
九节度受制鱼朝恩

两叛将投降李光弼

却说史思明自围攻太原，被李光弼击退后，还守范阳，庆绪封他为妫川王，兼范阳

节度使。范阳本安氏巢穴，凡禄山所得两京珍宝，多半运往，堆积如山。思明恃富生

骄，便欲取范阳为己有，不服庆绪节制。庆绪又失去洛阳，走保邺郡，李归仁等有众数

万，溃归范阳，沿途剽掠，人物无遗。思明乘势招徕，并将他所掠各物，一一截住，势

益富强。庆绪在邺，四面征兵，蔡希德田承嗣武令珣等，先后趋集，复得六万人，独思

明不发一卒，亦不通一使，庆绪知他怀贰，特遣阿史那承庆、安守忠、李立节三人，率

五千骑诣范阳，借征兵为名，嘱令侦袭。思明闻两人入境，已料他不怀好意，即与部下

密商。判官狄仁智道：“大夫为安氏臣，无非惮他凶威，勉承奔走，今安氏失势，唐室

中兴，大夫何不率众归唐，自求多福呢？”裨将乌承玼亦道：“庆绪似叶上露，不久必

亡，大夫奈何与他同尽？不如归款唐廷为是。”思明也以为然，遂设伏帐外，自率众数

万出迎，既见承庆守忠，即下马行礼，握手道故，备极殷勤。承庆等如何下手，只好随

入城中。思明即引承庆等入厅，张乐设宴，饮至半酣，掷杯为号，伏兵突入，竟将承庆

等三人拿下，一面收截来骑甲兵，给赀遣散。乃令部将窦子昂奉表唐廷，愿将所部十三

郡，及兵十三万人归降。并令伪河东节度使高秀岩，亦拜表投诚。肃宗大喜，召见子

昂，慰抚交至，即敕封思明为归义王，仍兼范阳节度使，子七人皆除显官，授秀岩云中

太守，诸子亦得列职。且遣内侍李思敬，与前信都太守乌承恩，驰往宣慰，使率部众讨

庆绪。思明受了册封，立斩安守忠、李立节两人，表明诚意。只阿史那承庆与有旧交，

释置不问。承恩遍历河北，宣布诏旨。沧、嬴、安、深、德、棣等州皆降，惟相州尚属

安氏，河北大势，也统算平复了。

未几为至德三载，上皇加肃宗尊号，称为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肃宗也加奉上皇

尊号，称为圣皇天帝。大赦改元，仍以载为年，称至德三载为乾元元年。立淑妃张氏为

皇后，命李辅国兼太仆卿，两人内外勾结，势倾朝野，且屡引子以母贵的成语，讽示肃

宗。肃宗以兴王虽为后出，究竟年幼序卑，不便立储，常语考功郎中李揆道：“朕意
欲立俶为太子，卿意何如？”揆再拜称贺道：“这是社稷幸福，臣不胜大庆呢。”肃宗乃

改封楚王俶为成王，越数日即立为太子，更名为豫。

同平章事张镐，索性简澹，不事中要，后与辅国，皆不喜镐，常有谗言。会镐上

言：“史思明因乱窃位，人面兽心，万不可恃。新任滑州刺史许叔冀，狡猾多诈，临难

必变。”肃宗以为过虑，不切事机，遂罢为荆州防御使，所有兼任河南节度使一缺，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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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崔光远接任。不到半年，史思明逆迹昭著，竟复叛唐自主，且称起大圣燕王来了。自

张镐罢去后，接连是李光弼奏请，谓：“思明凶狡，必将叛乱，应令乌承恩就便预防。”

肃宗还是未信。光弼又上第二次密奏，劝肃宗用承恩为范阳副使，且赐阿史那承庆铁

券，令图思明，肃宗乃依计照行。看官！你道光弼何故要重用承恩？原来承恩父名知

义，曾任平卢节度使，思明常居知义麾下，感他厚待，因此承恩守信都，城为思明所

陷，承恩陷入贼中，思明待以客礼，纵令南还。及承恩奉敕宣慰，思明格外恭敬，视若

上宾。承恩有所陈请，思明多曲意相从。光弼侦知情事，因欲就承恩身上，诱取思明。

肃宗从光弼言，授承恩为范阳节度副使，且令转赐阿史那承庆铁券。

承恩秘而未发，但出私财联络部曲，且数着妇人衣，诣诸将营，劝令效忠唐室。诸

将或转告思明，思明当然生疑，遂延承恩入宴，留宿府中，阴令心腹二人，伏住床下，

一面命承恩少子，夜入省父，承恩私语少子道：“我受命除此逆胡，当授我为节度使。”

语尚未毕，那床下即冲出两人，大呼而去，承恩自知谋泄，慌得脚忙手乱，门外已有胡

兵拥入，立将承恩父子拿下，并搜承恩行囊，得铁券及光弼文牒，一并献与思明。思明

责承恩道：“我有何负汝？乃欲害我！”承恩无词可答，只好说是李光弼主谋。思明乃集

将佐吏民，西向大哭道：“臣率十三万众归降朝廷，何事负陛下，乃欲杀臣？”随即喝令

左右，榜杀承恩父子，并索得承恩党与二百余人，尽行杀死。独承恩弟承玼，为思明部

下裨将，得脱身走太原。思明遂囚住中使李思敬，且令狄仁智，张不矜草表，请诛光

弼。表既草就，不矜持示思明，及将入函，复由仁智削去。不料事又被泄，由思明召入

二人，诘问罪状，且顾语仁智道：“我用汝垂三十年，今日罪当斩首，乃汝负我，非我

负汝。”仁智厉声道：“人生总有一死，得尽忠义，死也值得。若从大夫造反，不过虚延

岁月，将来死且遗臭，何如速死为愈呢？”思明怒起，喝令侍从将仁智捶死，不矜亦随

毙杖下，另遣他人草表，传达唐廷，肃宗乃颁敕慰谕，统推在承恩一人身上，谓非朝廷

与光弼意。看官！你道史思明是个小儿，肯听唐朝皇帝的诳言吗？更可笑的，是命九节

度出讨安庆绪，反差一个宦官鱼朝恩，去做观军容使，监制这九节度，这真是越弄越错

了。

九节度使为谁？就是朔方节度郭子仪，河东节度李光弼，泽潞节度王思礼，淮西节

度鲁炅，兴平节度李奂，滑濮节度许叔冀，镇西兼北庭节度李嗣业，郑蔡节度季光琛，

河南节度崔光远，这九节度麾下的马兵步兵，合将拢来，差不多有五六十万。肃宗本拟

令子仪为统帅，只因光弼与子仪，功业相等，难相统属，所以不置元帅，特一个观军
容使的名目，令宦官鱼朝恩充职。朝恩晓得甚么兵法，不知他如何运动，得此美差，赫

赫威灵的九节度使，竟要这阉奴前来监督，叫他们如何服气呢？子仪先引兵至河东，至

获嘉县，破贼将安太清，太清走保卫州，安庆绪尽发邺中部众，亲自带领，往救太清。

子仪用埋伏计，诱贼近垒，呼起伏兵，一阵攒射，顿将庆绪击走，遂拔卫州。庆绪奔还

邺城，子仪乃会集九节度兵马，陆续围邺，庆绪大惧，急向思明处求援，情愿把位置让

与思明。思明遂自称大圣燕王，出兵陷魏郡，留驻观变。光弼在军中倡议道：“思明既

得魏郡，尚按兵不进，明明是待我懈弛，恰好来掩我不备呢。为今日计，且由我军与朔

方军，同逼魏城，与他一战，我料他鉴嘉山覆辙，必不敢轻出。这边尚有七路大军，足

下邺城。邺城拔，庆绪死，再合全师攻思明，思明虽狡，也无能为了。”偏鱼朝恩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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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梗，定要他同攻邺城，说是兵多易下，再击思明不迟。各节度又多模棱两可，没一个

出来作主，徒落得你推我诿，势若散沙。自乾元元年十月围邺，直至二年正月，尚未得

手。镇西节度李嗣业，忍不住一腔烦恼，遂亲自扑城，城上箭如雨下，突将嗣业臂上，

射中一箭。嗣业不以为意，把箭拔去，哪知箭镞有毒，侵入肌骨，霎时间暴肿起来，痛

不可忍，乃收兵回营，越宿竟致谢世。

兵马使荔非元礼，代统士卒，仍然留军围城，郭子仪等筑垒再重，穿堑三重，且决

漳水灌入城中，城中井泉皆溢。贼兵多迁居高处，更因粮食已尽，一鼠且值钱四千，并

淘马矢以食马，急得庆绪不知所措，但日望思明进援。思明煞是厉害，闻邺城危急万

分，乃引兵趋救，却又一时不到城下，但遣轻骑挑战，官军出击，便即散归，官军回

营，又复趋集，闹得官军日夜不安。思明更选壮士数队，扮作官军模样，四处拦截官军

粮运，每见舟车运至，即上前焚掠。官军防不胜防，遂致各营乏食，均有归志。思明乃

引众直抵城下，与官军决战。李光弼、王思礼、许叔冀、鲁炅四路兵马，先出交锋，鏖

战了两三时，杀伤相当。鲁炅中流矢退还，子仪等乃出兵继进，甫经布阵，忽觉大风卷

至，拔木扬沙，霎时天昏地暗，咫尺不辨，两军互相惊诧，彼此骇散，贼兵北溃，官军

南奔，甲仗辎重，抛弃无算。子仪走回河阳，忙将桥梁拆断，保住东京，哪知东京留守

崔圆，河南尹苏震等，已经遁去。士民骇奔山谷，途中如织，那诸节度的溃兵，反乘势

剽掠，吏不能止。惟李光弼、王思礼整军退归，沿途无犯，但百姓已吃苦得够了。子仪

入东京，已剩了一座空城，幸诸将继至，得数万人，大众以东京空虚，必不可守，不如

退保蒲陕。独都虞侯张用济道：“蒲陕荐饥，不若守河阳，河阳得守，东京自无虞了。”

子仪乃使都游奕使韩游环，率五百骑趋河阳，用济以步卒五千继进，协同守御，果然思

明遣伪行军司马周挚，来夺河阳，被用济率兵杀退。更筑南北两城，分兵戍守，贼兵始

不敢进窥了。九节度上表请罪，肃宗一律赦免，惟削夺崔圆、苏震官阶，且令子仪为东

畿山东河东诸道元帅，权知东京留守，主持战守事宜。

子仪因新遭败衄，未敢急进，那史思明得收整士卒，驻扎邺南，安庆绪因官军溃

去，遣将出搜官军各营，得余粟六七万石，遂与孙孝哲、崔乾祐等，谋拒思明。偏张通

儒等以庆绪负义，各有违言。思明复遣使责庆绪，庆绪窘蹙，只好向思明乞和，甚至上

表称臣。思明封还表文，愿各略去君臣礼节，改称兄弟。庆绪大悦，因请歃血同盟。思

明狡黠得很，阳为允许，即邀庆绪至营设誓。庆绪便冒冒失失的带着四弟，及骑兵三

百，出城诣思明营。思明盛张军备，高踞胡床，传庆绪入见。庆绪才知有变，奈已不能

退回，只好低首趋入，屈膝下拜道：“臣不能负荷先业，弃两都，陷重围，幸蒙大王忆

念上皇，远垂救援，使臣应死复生，臣虽摩顶至踵，尚难报德。”说至此，蓦听案上猛

拍一声，且厉叱道：“失去两都，还是小事，尔为人子，敢杀父夺位，神人共愤，天地

不容！我为太上皇讨贼，岂受尔谄媚么？”庆绪听着，魂已出彀，又闻思明一声呼叱，

即有数壮士走近身前，把自己抓了出去。俄见四个阿弟，也被他陆续牵至，还有孙孝

哲、崔乾祐、高尚诸人，一古脑儿绑缚起来，正是懊悔不及。忽又有人传出号令，庆绪

兄弟赐死，孙孝哲、崔乾祐、高尚处斩，当由似虎似狼的兵役，应声动手，一面用绳勒

项，一面开刀枭首，不到一刻，那庆绪以下的逆魂凶魄，仍做了同帮，向森罗殿上对簿

去了。统计禄山父子僭位，三年而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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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思明起兵反唐

思明即勒兵入邺城，授张通儒等官

阶，收降安氏遗众，留子朝义统兵居

守，自率众还至范阳，僭称大燕皇帝，

建元顺天，立妻辛氏为皇后，子朝义为

怀王，周挚为相，李归仁为将，改范阳

为燕京，称州为郡。郊天遇暴风，不得

成礼，铸顺天通宝钱，仅得一文，余皆

无成。思明不肯罢休，复分军四出，渡

河南下。这时候的唐肃宗，方宠暱张皇

后，信任李辅国。辅国入司符宝，出掌

禁兵，所有制敕，必经辅国押署，然后

施行。宰相百司，有事陈请，必须先白

辅国，后达肃宗。辅国骄横专恣，无人

敢违。苗晋卿、王玙、李麟等，皆不合

辅国意，相继罢去，改用京兆尹李岘，

中书舍人李揆，户部侍郎第五琦，同平

章事。揆见辅国，执子弟礼，尊为五

父。惟李岘入白肃宗谓制敕应由中书颁

行，且劾辅国专权乱政，须加裁抑。肃

宗疑信参半，但令制敕归中书掌管，已

是得罪辅国。岘入相才经匝月，即被辅

国诬害，贬为蜀州刺史。鱼朝恩与李辅

国，本是同党，自邺还京，屡谮郭子

仪，辅国也从旁怂恿，不由肃宗不信，因将子仪召还，改任李光弼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元

帅。子仪待下，宽而有恩，光弼却务从严整，接任后整肃军纪，壁垒一新。当下持节出

巡，遍阅河上诸营，尚未告毕，接到河北贼警，史思明留子朝清守范阳，自率众从濮阳

入寇，思明子朝义出白皋，伪相周挚出胡良，贼将令狐彰出黎阳，四路渡河，拟会集汴

州。光弼急驰至汴，语节度使许叔冀道：“大夫守住此城，以十五日为期，我当调兵急

救，幸勿有误。”叔冀许诺，光弼即去。

及思明进攻汴州，叔冀与战不利，竟竖起降旗，投顺思明。思明乘胜西进，直抵郑

州。光弼正在东京调兵，迭接警耗，便与留守韦陟商议。陟请暂弃东京，退守潼关。光

弼道：“贼乘胜前来，势必甚锐，东京原不易守，但无故弃地五百里，贼势不益张么？

不若移军河阳，北连泽潞，可进可退，表里相应，使贼不敢西侵，这便是猿臂的形势

哩。公好辨礼，我好谈兵，今日为拒贼计，公却逊我一筹，直言莫怪。”陟不能答，乃

令陟率东京官属，西行入关，牒河南尹李若幽，使率吏民出城，至陕避贼，自领军士运

油铁诸物，径诣河阳。道经石桥，天已昏暮，望见前面已有贼骑游弋，光弼步步为营，

秉炬前进，贼骑不敢驰突，便即引去。夜半入河阳城，有众二万，刍粟仅支十日，经光

弼按阅守备，部分士卒，才及天晓，均已办就。思明陷郑州逾滑州，径抵东京城，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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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无一人，遂引兵攻河阳，令骁将刘龙仙，至城下挑战。光弼登城俯视，见龙仙坐在马

上，举足加鬣，满口谩骂，乃旁顾诸将道：“何人敢取此贼？”仆固、怀恩挺身请行。光

弼道：“公系大将，近且受封大宁郡王，区区草寇，何必劳公。”言未已，有裨将白孝德

应声道：“末将愿往！”光弼问须带兵若干？孝德道：“何必带兵，看孝德一人一骑，即

可往取贼首。”光弼道：“来贼虽是轻躁，却颇勇悍，总须用兵为助。”孝德道：“多兵转

不易取了。待孝德先出，大帅选精骑五十名为后应，且在城上鼓噪助威，管教贼首取

献。”光弼大喜，抚孝德背道：“好壮士！好壮士！”孝德抢步下城，跃马径出，两手持

着两矛，越濠而前。龙仙见只一人一骑，毫不在意，俟孝德将近，方欲动手，孝德即摇

手相示，龙仙疑非与敌，乃持刀不动，谩骂如故。孝德复驰上数步，与龙仙相距，不过

十步左右，便即停住，瞋目问道：“来将可识我么？”龙仙问是何人？孝德道：“我乃大

唐将官白孝德。”龙仙道：“是何狗彘？”道言未绝，孝德已跃马突进，口中大呼杀贼，

手中双矛并举，向龙仙脑前刺入。龙仙急忙闪避，胁下已经受创，忍痛返奔。城上鼓声

骤起，城下五十骑，亦渡濠继进，龙仙越觉着忙，环走堤上，被孝德骤马追上，用矛猛

刺，贯入龙仙胸中。龙仙堕落马下，孝德即下马枭取首级，复腾身上马，举首示贼道：

“何人再来受死！”贼众辟易。孝德却从容揽辔，与五十骑返入城中，献上首级。光弼慰

劳有加，记上首功。

思明既失了龙仙，一时不敢攻城，但出良马千余匹，每日在河渚洗澡，循环不休。

光弼却命索军中牝马，得五百匹，纵浴河旁，贼马为牝马所引，渡河而来，被官军尽驱

入城。思明又失了千余匹良马，叫苦不迭。乃另生一计，移军河清县，断截光弼粮道。

光弼也出军至野水渡，抵制思明，相持一日，光弼夜还河阳，留兵千人，使部将雍希颢

守栅。且嘱道：“贼将高庭晖、李日越，皆万人敌，今夜必来劫营，汝只守着，不必与

战，他若请降，汝可与俱来。”言毕即行。希颢莫明其妙，只好遵令固守。往至天晓，

果见一贼将纵马前来，带着数百骑驰近栅前。希颢顾语左右道：“来将不是高庭晖，必

是李日越，我等应奉元帅令，从容待着，看他如何？”于是裹甲息兵，吟笑相视。来将

到了栅下，瞧着官军非常整暇，不禁奇异起来，便喝问官军道：“司空在否？”希颢答

道：“昨夜已回城了。”来将又问道：“留兵若干？统将何人？”希颢道：“留兵千人，统

将是我雍希颢。”来将沉吟不答。希颢却问道：“汝系姓李，还是姓高？”来将答言李姓。

希颢笑道：“想是李日越将军了。司空有命，知将军夙抱忠心，不过暂为贼迫，今特令

我待着，迎接将军。”来将踌躇半晌，顺语左右道：“今失李光弼，得雍希颢，我若回

去，必死无疑，不如归顺唐朝罢。”从骑均无异言。来将便即请降，希颢开栅相见，问

明名号，正是李日越，当下引见光弼。光弼喜甚，特别优待，任以心腹。日越甚是感

激，愿作书招降高庭晖。光弼道：“不必不必，他自然会来投诚的。”诸将闻言，越觉惊

疑。连日越亦暗暗称奇，不知他葫芦里卖甚么药。哪知过了数日，高庭晖果率部众来

降，光弼待遇甚优，与日越相同，俱为奏给官阶。诸将见光弼收降二人，概如所料，还

道他与有密约，遂入帐问明光弼，欲释所疑。光弼道：“我与高李素不相识，何来密契？

不过揆情度理，容易招降。我闻思明常嘱部下，谓我只能凭城，不能野战，今我出野水

渡，以为我已失计，必遣日越等袭我。日越不得与我战，势不敢归，自然请降。庭晖才

勇，出日越上，闻日越得我宠任，也必前来投诚，谋占一席，今果如我所料，也算是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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